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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匹
有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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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马

□
申

平

毛莫利，一匹有思想的马。它是一

个神，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神。

那年我们怀着无限的憧憬，来到

草原插队落户。草原却完全不是想象

的那般模样，这里丘陵起伏，高山险

峻，一马平川的地方寥寥无几。我们来

到草原的第二天，嘎查（村）里给我们

每人发了一匹马。嘎查书记用不太流

利的汉语说：在草原上如果没有马，就

像人没有腿一样。

我一眼就看上了马群中的毛莫

利。但是书记告诉我，这匹马太烈。别

说你，就是我们也很难驯服它。我不

信，刚往它跟前一凑，它立刻咆哮如

雷，两腿直立，两眼瞪得犹如铃铛，那

架势好像要一下把我吃了。我犹豫了

一下，就从挎包里掏出一支笛子吹奏

起来。笛声悠扬悦耳，我看见毛莫利的

目光一点点变得柔顺痴迷。我一步步

走过去，就在笛声里和它亲密接触，最

后，我竟然一跃跨上了马背。在场的所有人包括

蒙古老乡都惊呆了，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而

我则确信，毛莫利有思想，它懂得音乐。

从此我和毛莫利成为形影不离的亲密伙

伴。只要我出门，短笛一吹它就会如风而来。

毛莫利第一次救我，是在我们下乡的第一

年冬天。这天，我们拿着大包小裹，乘坐拖拉机

兴高采烈回城过年。风雪弥漫，拖拉机手不辨路

径，一家伙开进沟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

们几乎都受了伤，天寒地冻，寸步难行。绝望之

时我忽然想起了毛莫利，就抽出短笛吹起来。

翻车的地方离牧人新村有十几里路，大家都说

一匹马怎么会听得到。没想到半个多小时以

后，一声马嘶响起，我的毛莫利竟然踏雪飞奔而

来。大家就像看到一棵救命稻草，争先恐后要

往它的背上爬。想不到毛莫利又是一声嘶吼，

躲去一旁只向我点头示意。我说：不行，我不能

丢下大家，要走一起走！毛莫利怔了一下，竟然

掉头飞奔而去。众人齐骂这马见死不救，我更觉

得无地自容。

就在我们快要冻僵的时候，只听人喊马嘶，

原来是嘎查书记带人来救我们了。书记说：多亏

毛莫利回村嘶鸣刨地报信儿并带路前来。事后

大家才明白：毛莫利当时是想先带我回去报信，

见我不肯走，只好自己先走。如果它不这样做，

我们大家就会一起完蛋。由此我更确信，毛莫利

的确是一匹有思想和智慧的马。

当草原在我们的眼里不再神秘，当所有的

浪漫都被现实击得粉碎，我们开始讨厌草原，做

梦都想离开草原。离不开，就借酒浇愁，甚至酗

酒闹事。这一天，我借着酒劲，和一个跟我抢夺

女朋友的知青打了起来。因为没打赢，

我恼羞成怒，冲进厨房拿了把菜刀，开

始在草原上拼命追他。眼看就要追上，

闪着寒光的菜刀即将劈到他的脑袋上

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自

己的身体腾空而起，像鸟一样飞了出

去，重重地摔在草地上。我抬头一看，

却是毛莫利在那里竖起前腿，对我生

气地吼叫。过后大家都说，我们谁都追

不上你，是你的马飞奔过去叼住你的

衣服把你甩了出去，不然你就是一个

杀人犯了。是毛莫利在我失去理智的

时候及时赶来制止我。

日子终于有了希望，国家恢复高

考了。我借故回城复习了一段时间后

又回到草原，准备在当地参加考试。没

想到大雪洋洋洒洒，竟下了三天三夜。

到了第四天，依然没有停止的意思。书

记怕出危险，劝我们放弃，并拒绝出车

相送。最后我一个人来到马厩，对毛莫

利讲述了事情的紧迫性，我说：伙计，我的命运

能不能改变，就看你的了。毛莫利眨巴着大眼

睛，好像听懂了，因为它不断向我点头。第二天

一大早，天还黑着，风雪正紧，我和毛莫利偷偷

地出发了。开始还很顺利，后来越走越难。有的

地方积雪已到马肚子，人和马与其说走，不如说

爬，在冰天雪地里一点点爬。

最要命的是，我们遇到了一群狼！

看它们的眼神，这显然是一群饥饿的狼。在

荒无人烟的雪野上，一人一骑遇到一群饥肠辘

辘的狼，后果可想而知。我心里连喊完了完了，

我甚至已经看到我和毛莫利的尸体被群狼分食

的景象。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毛莫利一声嘶

吼，它载我奋力跃上一个高岗，然后以蹄敲地，

不断嘶鸣。我在它的吼声里找回了勇气，毅然拿

出一沓复习资料用火机点燃，举起来挥舞，我和

毛莫利一起发声喊，居高临下以泰山压顶之势

冲向群狼，群狼竟然被吓得四散奔逃……最后，

毛莫利终于带着我及时赶到了考场。

第二年春天，当我金榜高中，准备彻底离开

草原的时候，毛莫利却不知所踪。我找遍草原，

喊哑了嗓子，依然不知它去了哪里。我带着深深

的遗憾离开了草原。

后来知青战友告诉我，多天以后，有人在草

原那座最高的山上发现了毛莫利的尸体。马死

一般都是躺着的，但是毛莫利的尸体却是趴着

的。它头颅所冲的方向，正是我离开草原的必经

之路。也就是说，毛莫利当时就是在这里默默地

为我送行的。

哦，毛莫利，我的神啊。你的的确确是一匹

有情有义有思想的好马啊。

绣球花
□陈 毓

晨曦微露时，绣球花是淡绿色，太阳一出，

就变奶白色了，有月光的夜里，绣球花又是鹅

黄色。

这是柰子的观察。住在金农山庄这三年，

每年的4到6月，绣球花都会一粒粒绽开，细密

的花朵慢慢张开、饱满，终于结成一个个绣球

模样，团团抱紧柔韧的枝条，又如一盏盏饱满

的灯盏，越过竹篱笆，沉沉地垂向江心，眼看要

触及到江水，却停住了，像是故意逗耍看花人。

柰子每天停留在绣球花边的时间足够她

观察花儿。洗菜池在绣球花树下，柰子看花择

菜洗菜，都不耽搁。

绣球花泛着淡绿的时候，小柯还睡在床

上。通常是柰子做好了早饭他才起床。

5年前，柰子在思源烹饪班学习的时候认

识了小柯，俩人一边学习烹饪一边学习恋爱，

学习结束后的某天小柯带柰子回了趟汉江边

上的老家漩涡镇。柰子一见钟情地喜欢上了小

柯的故乡，在柰子看来，漩涡镇像一幅能在四

季里变换，在晨昏里变换，在风雨霜晴的日子

里变换的画儿。变换就是生长，这让柰子喜欢。

她嫁给了小柯，成了漩涡镇的居民。

小柯父母喜欢这个城里来的姑娘，她似乎

比本地姑娘更适应漩涡镇上的生活。漩涡镇的

食物、风光、空气当然都是好的。不久小柯争取

到了县上的扶持项目，在近公路又临江的一片

坪上经营起这个农家乐，烹饪技校学来的手艺

学以致用，小柯说他们是闪闪发光的农民，于

是农家乐就叫金农山庄。

经营上夫妻两个有基本的分工。柰子负责

食材采集以及清洗打理，这些工作在午前完

成。炒蒸炸煮小柯上手。

清鲜、朴素、本真，夫妻两个定下的经营原

则，食材多取本地产，顺应季节，天赐什么人吃

什么。这样在原材料的第一道关口就保证了新

鲜。烹炒过程的香料也是本地及时获得就地取

材。藿香茴香葱蒜花椒丁香肉桂当归百合山

药，一律本地出产。小柯在烹饪的时候喜欢随

灵感混搭，那些随灵感降临创造的美食使来小

店的食客赞不绝口，小柯每每听着，不知何故

总想起那句圣人的感叹：治大国若烹小鲜。某

天他把案板上剩余的几样东西自由搭配的时

候想，好厨师是要原创精神和随机发挥的才能

的，尤其一个做乡村农家吃食的厨师。于是那

张写满一页纸的正反两面的菜单上多了一道

“小柯炒”。这道菜你八回吃，回回味道不同，吃

过了，满意了，下次来时，还会再点。

因为菜品都是当地应季出产主打，不足的

才会借用外来食材补充。春天是笋子花朵菜薹

野菜的季节。笋子有清炒笋、焖笋、笋片鱼汤；

野菜是荠菜雪蒿马齿苋香椿野蒜春菜灰条菜

芍芍菜叶上花；花朵有玉兰槐花胡桃穗……做

着吃着，夏天就来了。

夏天来漩涡镇旅游的人多，停留在金农农

家院的人也自然多起来。别的季节也许只做一

桌两桌，在夏天一定超过了三桌四桌。好在不

会再多了，再多可能做不出来了，但从来也没

多到他们应付不过来的局面。

来农庄吃饭的人在国庆小长假后又慢慢

回落到一年中最低的状态，但于小柯他们也是

合适的。一两天做一桌，一周做一桌也是合适

的，人少，正好可以缓缓神，缓缓目光。用春天

晒的干笋炖火腿，干锅灰菇里加洋葱丝，好吃。

冬天也有新鲜的汉江酸味鱼，酸萝卜红艳艳清

洌洌的，牛肝菌爆牛肉、萝卜干炒腊肉、焗老南

瓜、洋芋粑粑……木耳香菇更是伴随一年的食

材，冬天的食谱也像日子一样，内敛着热火。土

地山林得来，由不得人要感恩。

农庄的后门外是一条公路，公路通往凤堰

梯田，梯田开发于明清时代，梯田近年申遗，于

是漩涡镇嵌进陕南这条长长的旅游链条里，油

菜花节、茶叶节、樱桃节、兰花节、槐花节，在季

节里轮转，一个节一个结，打着一个个结，日子

都显得短了。

那第一个拍下凤堰梯田美景的人带动越

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拍摄，梯田、菜花、碧绿稻

田，看见图片的人感概，何必要去元阳，原来离

家不远就有啊。

这就是小柯夫妇金农农庄生意不愁，过上

好日子的缘故。他们夫妻不必有两地打工的分

居生活。

日子顺，时间就快。转眼他们的女儿出生

了。这一天，我们在看完漩涡镇的梯田之后，也

顺路来到了小柯夫妇的金农农庄吃饭。我们赞

叹小柯长得那么帅，有手艺。柰子人这么美，却

也好脾气。这看似简单的存在却让我们感慨了

又感慨，柰子每端上一道菜我们就感慨赞美

一番，赞美食物，赞美人。直到客人主人都觉得

不好意思起来。

但我们还是慷慨奉献着也许他们不需要

的赞美。

吃饱了我们就站在篱笆边的绣球花树下

看江，看江上渔船。比邻江畔的坪地养了一群

鸡。一些公鸡，更多的是一些母鸡，鸡时时打

架。空气那么好，我们笑言鸡们有惊无险的打

斗只当是鸡在做有氧运动。母鸡下的蛋我们刚

刚吃过，蛋黄微红，懂得的人说，区分是否真正

的土鸡蛋，这个颜色是参照，说话的人笑，公鸡

活跃，母鸡蛋好吃。

我们告辞的时候，女主人用几瓶自家做的

腐乳相送，刚才桌上吃锅巴饭的时候她就送上

一碟，说当地人最喜欢这样配锅巴饭吃，我们

第一次这样吃，很是喜欢。自然又是赞美不断。

我们告别，看见主人的女儿用粉笔在粉墙

上写字，写人。许多的人。

一

延寿老汉的节俭刻到骨头里，他全身上下

一毛不肯多长，只在下巴正中戳着一根三寸来

长的灰胡子表明性别。村里人说他过日子比劈

了叉的腈纶线还细，衣食住行处处省到不能再

省。

今天是永子大喜的日子。延寿立在北屋墙

前，扫视着摆在院里的十一桌酒席。才上的菜还

没动几嘴，又压上一盘子新菜。几个孩子抱着可

乐雪碧到处跑，突然跌倒一个，饮料流到地上，

大人也不知道急着去扶。太阳已偏西。延寿背靠

贴着白瓷砖的新房，看到每张桌子上的陪客都

尽职尽责地劝酒，醉醺醺的酒杯都捏不稳，一杯

酒至少洒了一半在桌上。他心想：“王八羔子们，

吃吧，喝吧，吃过最后一道饭，都给我滚蛋！”他

真想扑过去，趴桌上把洒了的酒吸溜吸溜。

永子本来长得好好的，13岁那年跑到大队

楼顶玩，被高压电吸上去又摔了下来。也算命

大，腿脚没摔坏，只在左肩膀头电出个茶碗大的

疤。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小子后福在哪

呢？挨过电后个子不长了，永远停在一米五，与

他一般大的小伙子们孩子都有了，他还光棍着。

相一个嫌他个头小，再相一个还是嫌个头小，延

寿老汉恨不得锯下自己半截子腿安他身上。

为给永子说媳妇延寿耗尽心血，他踏破了

媒人的门槛，送出了不知多少点心和水果，最终

一无所获。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朝犯法的路上

走，思谋着给永子买个媳妇。

前些年，村里兴买外地女人，大几千块钱一

个，多数来自穷苦山里，人长得矮小，也丑。不是

实在说不上媳妇，没人肯这么自降身价买媳妇。

事到如今说不得了，总得给永子说个人，一来续

香火，二来老婆去世前再三嘱咐了的，砸锅卖铁

也要给孩子说媳妇。想起老婆，延寿老汉心里一

灰，要是她还在，许多事情会好办得多。永子结

婚可让延寿遭了难，既支应外场又要支应内场，

屋里床上的用品也得他过手。单是缝制被褥，就

得赔上笑脸请东邻西舍来做，女人若在，叫上几

个娘子人家，秋高的时候坐在宽阔的房顶上，说

说笑笑就缝得了，哪用得着他一个汉们家操心。

算算账，买外地女人划算得多，省了小

换、大换、打帖子，也不用大娶大闹腾，比娶

当地媳妇省好几万。现在女的缺，男的多，娶

媳妇越来越费钱。永子愿不愿要外地女人延寿

老汉不考虑，轮不着他不愿意，花钱给他买个

媳妇是犯法，但现在娶媳妇要那么多礼不也等

于买卖人口？

近几年外地媳妇少了，想找外地媳妇，一样

得托人介绍，介绍成了，给媒人5000，至于给女

方多少，全看两家商量。延寿老汉想，刨去媒人

的5000，就算再给女方两万，也划算。外地媳妇

起码比本地女子好打发，这几年娶个媳妇行情

涨得不像样，一张嘴就要四五万，吃人呢！还要

三金、改口费，样样是钱。幸好只养了一个永子，

再添一个只好倒插门了。

二

侄子走过来，灶上要茶叶呢。延寿老汉满心

狐疑地睃着侄子：“5 包用完了？茶水不要

浓……”他小声嘱咐侄子：“对烧水的说说，少放

点茶，带个色儿得了。”翻身回小东屋找。

席上用的东西全在小东屋炕上放着。延寿

老汉腾出自己半截炕，专门放过事用的东西。吃

的喝的，全堆到炕上，全在他眼皮子底下摆着。

他既盼天暖和，又怕天暖和。暖和的天儿办喜事

方便，席可以摆在院里，不必去邻家借屋子。借

了人家的屋，总不能白借，赴席的在人家屋里吃

喝叫闹，谁不嫌烦，事过后，得送点东西表示表

示，又是一笔糟销。天真暖和了呢，买下的东西

经不住放，又怕坏了。那些鸡肉鱼肉猪肉牛肉羊

肉，延寿老汉一天看个七八遍，总怕多搁一天搁

出味来，他伸过鼻子，在肉上耐心地闻来闻去，

似乎多闻一闻能让肉的保鲜时间长点。

他在炕上刨一刨，没找着茶叶，看来真用完

了。他把炕上的东西往后挪挪，掀开一角炕席，

抽出10块钱，寻思找谁去买包茶叶。一抬眼，永

子盖着个破军大氅，正窝在炕里蒙头睡觉。

“别人忙得四脚朝天，你倒会躲懒！”他灰白

胡子向上撅起，一巴掌扇在永子脑袋上，“起

来！别躺了！茶叶没了，买一包去！”他嘴边咕嘟

着一圈白沫，骂几句又冒出一圈。为他悬了好几

个月的心这会儿都不敢落下来，他竟敢钻屋里

睡觉，省心的他。

三个月前，永子跟他舅到市里干活，溜到网

吧，下载了几个黄片，蒙着被子偷看。他舅是个

古板人，听永子被窝里发出怪声，抓起枕头砸过

去：“丢死人了！滚！滚家去！”永子收拾收拾铺

盖，真使性子回来了。他舅随后追来，和延寿老

汉长谈一番，必须抓紧时间给永子说媳妇，不能

再拖下去了。延寿将心比心，永子偷着看那种片

儿，不全是憋的嘛，慢说他一个壮小伙，就是自

己，那个心也没消退下去，要不是家里紧，自己

找个女人也应当。

两年前他去乡里集上卖粉条，摆在一户人

家门口。这家女人热心肠，好站在门口和人说

话，她有个毛病，说几句挤一下眼。延寿老汉和

她搭葛了几句，见她一再挤眼，心想莫非对自己

有意思？于是多了心，乱了意。盼到下个集再去，

女人又出来说话，又挤眼。延寿也无心做买卖

了，反复琢磨，越琢磨越觉得女人有深意。回家

来5天睡不好觉，天天夜里烙饼似的翻过来掉

过去。熬到第三个集，早早去了，恰好女人出来，

与他打着招呼，又挤了挤眼。延寿老汉收起粉条

捆回车上，跟着女人走进院子。

女人以为老汉要找水喝：“大瓮里新接的

水，瓢在里头。”又挤了一下眼。延寿老汉胆气陡

壮：“我不喝水。上屋里还是上哪儿？”

女人十分不解：“什么意思？”眼又一挤。

“你这不老冲我挤眼给暗号？”延寿老汉心

虚了。

女人一炊帚摔过来：“滚，老不正经！俺挤眼

是毛病，俺不是那样的人！”

延寿推着车子踉跄而逃，恨不能迎头来个

车撞死自己。丢人哇！传出去可怎么做人？从那

之后他绝了找女人的心，一心一意给永子攒钱。

三

媒人从灵寿山里介绍来一个，条件相对差

点，但用媒人的话说“不傻不呆不秃不瞎，能吃

饭干活”，永子长成这样，能说上个人延寿老汉

很知足。讲好给新人父母3万，其余东西全归男

方置。于是匆匆成交，新人先住过来，择日再举

办仪式。延寿一阵暗喜，人住过来就好办了，生

米成了熟饭，还怕她跑掉不成？住过来才知道，

新人不是善茬子，精明得很，也挑剔得很，单是

饭食就容不得延寿凑合，过来半个月，肉已吃了

好几十斤，鲜菜水果不断。新人见延寿抽筋扒皮

的不利索，借说永子敲打他：“别以为山里人没

见过世面，我在外头打工的时候，什么好的没吃

过什么好的没见过？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嫁男

嫁男，吃饭穿棉！嫁人就是享福来了。别欺负我

是山里人，咱们一没扯证二没办席，惹火我拍屁

股说走就走，一分钱不退……”永子才有个女

人，对她言听计从。延寿这才明白不是自己拿住

她，而是她拿住自己了，永子就是被她捏在手里

的小辫，扯一扯全身肉疼。

本来延寿盘算得很好，拿着列好的购物单

子，和永子到县城摁住一家店拣最便宜的往车

上一扔，一车就拉回来了。柜、床、沙发、电视、洗

衣机、冰箱，这一堆东西一万块钱打住。他想好

了，买东西用一万，摆席再用一万，连上前头给

人家的3万，再加上杂七杂八的花销，6万块钱

能打住。谁想新人听说要去城里置家具家电，也

要跟着去。延寿心里一凉，全身发冷：坏了，省不

下钱了。

果然，父子俩要去的小店新人全看不上，只

好去大商场。进了大商场不要紧，她一眼看中一

套8000块的家具，往床上一坐，张口道：“我要

这一套。”延寿俩眼瞪得要裂开：别人买家具花

三四千，她竟然看中8000的。延寿凶狠地示意

永子上前拒绝她这个离谱的要求。

永子陪新人买过几回衣服，领教过厉害，讷

讷着朝后缩。延寿瞪着眼，不依不饶用目光逼

他，只好凑过去，小声说：“太贵。村里没人买这

么贵的……”

“没人买你就不买？便宜家具用几年就坏，

还得另置，不如一次到位。”新人说得倒也在理，

永子无言可对，戳在地上像根棍子。

延寿老汉背对着他们，脸阴得能拧出水。所

有东西置下来只做了一万的账，她竟然一套家

具干8000，败家子啊害人精！哪有这么大手大

脚不心疼钱的？就不想想，省下钱来最后不全是

你们的？他坐在门口一张凳子上，冲外拧着脸，

脖子上青筋一蹦一蹦地鼓出老高。他不想回头

看他们，永子没出息，新人如虎狼，少看两眼少

生气。他卷了根旱烟，装着什么也没听到，看起

外面的景致来，心里希望永子再劝劝，也许新人

能转了念头。

新人离开床，撒腿就向外走。永子急得

“哎……哎……”叫着，见她不停脚，冲延寿喊：

“爹！到底买不买？不买她就回灵寿了！”

延寿顾不得再装镇定，把旱烟一甩，赶紧追

出去，他个高腿长，三步并作两步，跨到新人前

头截住她，换上满面笑容：“买！买！不买哪行？”

抬头轰永子：“不懂事的王八羔子！进去细问问，

有优惠不？能讲价不？”

这一趟就买回一套家具。家具摆到新房里，

人见人夸。家具好是好，就是太贵，延寿觉得这

套家具要了自己半条命，心疼得睡觉也睡不好，

翻来掉去唉声叹气，做梦也气得全身哆嗦。避开

新人他偷着骂永子：“没出息的畜生！等着她降

你一辈子吧！人家那有本事的在外头谈个媳妇

回来，一分钱不花。你哩？你算算糟我多少？丑话

说在前头，娶媳妇花的钱你得清账。安定下来赶

紧到外面挣钱去，别想在家里耗着！”

买家电延寿又气了个半死。电视买了新流

行的43寸纯平，比别人家又多花3000。他仰在

炕上躺了一天，吃不下喝不下。永子不识趣地端

过饭来，凑近劝他：“爹，吃点儿！”他手一扬，把

碗挥到地上，拍着炕沿压低声音骂永子，骂得永

子吧嗒吧嗒掉泪：“爹，要不找媒人退钱吧，我打

光棍。”延寿更生气了：“十跪九叩就差最后一

拜，你要打光棍了？想打光棍怎么不早说？给我

住了，擦干那眼窝子！没出息！为你割我的肉我

也愿意，就是你爹我省了一辈子，细了一辈子，

好容易攒下这么点家底子，才几天工夫就嗖嗖

地从手里流走了，我难受哇！永子，把你舅叫来，

他能说，叫他好好劝劝我吧！”他心口发闷，血压

升高，四肢发软，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难受由

不得自己。

四

他站在院里，扭头向新屋一望，瞥见新人沉

着脸，不由得心里又冒出一股火：你还不喜欢？为

你家都败光了，你还不知足？他心里咒问着，恰好

新人也抬起眼来向外看。延寿赶紧掉脸避开，眼

不见为净，还是少看她两眼，少生些子气，不值当

气坏身子。熬过今天，就算彻底过完事了。

他溜达到大灶旁。锅灶安在大门以西，灶火

噼啪作响，都是上好的松木柈子，早多少年就预

备下了。铁铸的大灶上，一字安着三个大锅，烟

火很猛地冲出烟囱。锅上坐着四层蒸笼，笼里放

着160个蒸碗。上了蒸碗，这席就进入尾声了。

延寿走到灶前，吸了吸鼻子，袖着双手弯下腰，

轻声问厨子：“我怎么闻着一股糊味儿？”厨子也

生怕忘了放水，赶紧皱起鼻子使劲闻：“闻不到

哇。”又招呼烧火的也来闻，几个人耸着鼻子，围

着蒸笼闻。延寿问：“锅里多少水？”厨子说：“大

半锅哇，少了还了得！”“你确定？”“真！你这话！

他们抬过来水，我一瓢一瓢舀进去，那还能有

假？”延寿直起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永子从外面回来，延寿看他一眼，先往东屋

走去。永子跟过去，从兜里掏出两包茶叶往床上

一扔。延寿压低声音吼起来，灰白的胡子剧烈抖

动：“马上散席你还买两包？一包就够！”

“散席你还让买？”永子也没好气，大喜的日

子这样被呼来骂去，他心里窝了一团火，闷着脸

往炕上一歪，斜眼瞪着延寿。他知道延寿又抠又

好面子，这种时候不敢使劲吵。

“不买怎么行！供了一天茶水，末了换成白

开水，一天的茶水白喝！”他恨恨地拿起一包，向

外走，扭头又冲永子骂：“你闹腾吧！闹腾吧！长

这么大一点儿也不解事！白活了！”

出门换上笑脸，把茶叶递给延昌。延昌撕开

茶叶包，刷拉一下全倾入锅里，登时满锅褐黄，

茶叶茶梗上下左右随水翻滚。延昌从脚边烟盒

里抽出一根烟，撤一根柴火点着，闭眼猛吸一

口，再吸一口，还余一大截就不吸了，扔进灶里，

一卷就没影了。延寿定定地看着灶火，脸上笑

着，心里骂着：“狗肏的不定今儿瞎了我几包

烟。”他从来都是到集上买叶子揉碎了卷着吸，

今天却是所有人都吸他的好烟，吸他舍不得吸

的两块五一包的钻石。他心里抽搐着下决心：

“永子结了婚，我也没负担了，也败一回家！余下

的烟不退了，我一根一根全吸了它！”

五

亲戚走后，租赁的东西都退回去了。延寿关

上大门，在院里又转了一圈，就回东屋去睡觉。

还没进屋，忽听新人大声问：“你哭什么？谁怎么

你了？”

延寿一惊，钻进东屋，又探出上半身，支棱

起耳朵听：永子吸吸溜溜正抽鼻子。延寿老汉皱

眉暗骂：“什么出息呢这是？嫌才刚骂了他？”

“说！嫌我气着你爹了，还是后悔娶了我？”

新人怒气冲冲。又一阵吸溜。

延寿在外面抓耳挠腮，恨不得跳入新房踹

起永子问个清楚。事都过完了，找什么背兴呢，

畜生！

终于永子开口了，哽哽咽咽，泣不成声：“不

关……你……的事……呃……呃……我……

爹……爹……不容……易……”

延寿眼窝湿了。他缩回身子，抄着手往里屋

挪：“不容易？知道不容易就好，你爹我差点把命

搭上。儿啊，哭什么？谁家过事不掉层皮呢？只盼

你长点出息，过好过歹全看你了……”

过 事
□虽 然


